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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的撒哈拉大沙漠
中，有一种植物，叫短命菊。
它 的 整 个 一 生 的 历 程 ，只 有
短短的三四个星期。

短命菊的种子坚守在干
旱 的 沙 漠 里 ，只 要 略 微 降 一
点雨，地面稍稍有点湿润，它
就 立 刻 使 劲 涨 破 种 皮 ，顽 强
地 钻 出 地 面 ，开 始 拼 命 发 芽
并生长。

在雨后短短的几天内，可
以 看 见 ，本 来 一 片 黄 色 的 沙
漠，很快变得绿意盎然。发芽
之后的短命菊紧接着就开出
一朵朵的小花，开了花之后立
马就结成圆圆的小果。

当 果 实 成 熟 了 ，整 个 植
株 就 很 快 枯 萎 ，生 命 也 就 结
束 了 。 接 着 ，枯 萎 的 植 株 在
风 沙 中 被 肢 解 ，四 处 飘 散 。
短 命 菊 的 果 实 这 时 就 破 裂
了，滚来滚去，种子也四处撒
落传播，然后潜藏在泥土里，
等 待 着 下 一 个 生 命 的 轮 回
季。

短 命 菊 短 短 的 一 生 ，像
不像一颗流星？

埃 菲 尔 铁 塔 下 ，有 只 小
蜗牛，它忍受着寂寞，遥望着
星空，背负着重重的外壳，默
默地一步步攀登。在它漆黑
的 眼 眸 里 ，是 浩 瀚 无 垠 的 太
空 ，那 正 在 划 破 苍 穹 的 一 颗
颗 的 流 星 ，点 亮 了 小 蜗 牛 略
显疲惫的眼睛。

还 有 那 些 流 星 ，真 的 不
需要为谁在漆黑的太空中停
留 和 守 候 ，它 们 只 管 发 光 发
热 ，只 管 描 绘 出 这 世 上 最 美
的 弧 线 ，犹 如 靓 丽 美 女 的 身
形。

是的，流星也是生命，而
且 是 有 情 怀 的 生 命 ，本 身 就
是 为 美 、为 艺 术 、为 理 想 而
来，即使燃烧自己，最后彻底
陨 落 ，也 要 疯 狂 张 扬 自 己 曾
经的光芒！那些存在几亿年
傻 乎 乎 的 石 头 ，更 是 见 证 了
茫 茫 宇 宙 的 历 史 ，但 又 怎
样 ？ 没 有 自 己 的 声 音 ，没 有
自己的光亮！

也 许 闯 来 一 只 黄 鹂 鸟 ，
在 笑 慢 腾 腾 的 小 蜗 牛 ，但 小
蜗牛绝对不会在意。谁都有
自 己 的 生 命 轨 迹 ，不 会 因 为
一 些 外 在 因 素 ，打 消 自 己 攀
上埃菲尔塔顶的勇气。

小蜗 牛 明 白 ：塔 顶 上 有
葡 萄 、有 琼 浆 ，更 有 一 览 无
余 的 星 空 。 到 那 时 ，即 使 耗
尽 了 自 己 最 后 的 一 滴 血 ，生
命 到 了 尽 头 ，但 看 到 了 流
星，拥有了星空，了无遗憾。

一 个 人 能 有 多 长 的 寿
命，200 岁吗？但比起地球 46
亿 年 的 历 史 ，实 在 是 微 不
足 道 。 宇 宙 都 不 是 永 恒 ，不
要幻想生命的长久。活一天
就 燃 烧 一 天 ，做 一 颗 发 光 的
流星！

（作者单位：邯郸市肥乡
区公安局）

遇有重要事情，特别是突发
事件、事故，记者第一时间奔赴现
场，这几乎是其职业本能。闻声
即 动 ，风 雨 兼 程 ，奔 走 在 采 访 路
上，你可以把这理解为新闻记者
的一种职业内涵和形象。

多年在河北法制报社从事采
访工作的我，有时会倏然间浮现
一些情景：不顾危险、“抢”新闻、

“挖”事实、执着较真、沉到最基
层——这就是记者。

2019 年最后一个月，我和同
事章彤华前往赞皇县公安局许亭
派出所和交警大队巡检司警务站
中队采访。这两个公安基层所队
都在赞皇县西北部的太行山区，
处于山西和河北的交界处，辖区
地理环境复杂，工作条件艰苦。

在许亭派出所座谈的时候，
所长赵智勇顺口提到一个案子，
是刚刚发生的一个环境污染案，
立马引起我和彤华的注意。有人
往山上的丛林里倾倒大量有毒有
害物质，造成严重污染。发现后，
赵智勇等民警前往案发地，结果一
靠近现场，强烈的气味就把人呛晕
了，喘不过气来，非常危险。我和
彤华不约而同提出去现场查看。

许亭派出所辖区面积 234 平
方公里，比附近的高邑县面积还
大 。 境 内 山 高 林 密 ，地 广 人 稀 。
案发地在山西和河北交界山岭的
河北一侧，山高路险，离派出所驻
地远。我们原计划的采访安排很

紧凑，时间紧张，况且案件还在侦
破中（初步认定嫌疑人来自山西，
为隔省作案）。但考虑到许亭这样
一个偏僻、基层的派出所，办这样
的严重污染环境案不容易，深入了
解此案，会帮助我们更深入理解、
认识基层民警的工作状况。更何
况，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采访、
了解案情的机会，万一哪天案子侦
破了需要报道，我们就有了一份主
动，我们得“时刻准备着”。

案发地的山岭叫黄沙岭。在
我 们 当 时 的 报 道 里 有 这 样 的 描
述：“一边是深不见底的沟壑、悬
崖，一边是陡峭突兀的山壁，走不
了几十米就是一个拐弯儿或是陡
坡，甚至是急弯儿、死弯儿。走在
这样的盘山路上，在视觉好的地
方，抬头可见车在头顶上走，低头
则见车在脚底下行。最宽的地方
勉强够两辆大货车错身，而最窄
的地方只能一辆车贴山而过。一
辆辆大货车不停地轰隆隆开来驶
去 ，蠕 动 在 这 连 绵 陡 立 的 山 梁
上。这一切，让初次走在这条路
上的人不免心惊胆战。”

我们的车向山上爬着。突然，
民警指着路旁一片白色的区域说：

“这就是。”车一停，章彤华即刻下
车，三步并作两步走入现场。

路旁现场只是一小块，更大
的现场在道路下面的山坡上。倾
倒人是从陡峭的路旁将有毒有害
物质倒下。下面是深沟、丛林，我
们看到大片白花花的粉状物质，
好像幕布一般顺山而下，树林深

处还有倾倒的大圆桶等。有毒有
害物质虽已经清理过，但由于坡
陡沟深林密，彻底消除很难一下
完成。

现场立着警示有毒的木牌。
虽然过去些天了，但还是气味很
大，呛得人难受。彤华咳嗽，感到
不适，我也觉得呼吸不畅。听民
警讲述情况，迅速记录、拍照，我
们紧张忙碌着。

下山了，彤华仍有咳嗽。我
们当晚便回到石家庄。

一般情况下，刚发生的事件
不容易“摆拍”。事发现场信息源
多，记者最容易找到真相，也便于
报告客观、理性、有价值的新闻。

2007 年 5 月 9 日上午，平山县
下口镇下口村发生爆炸，事故共
造成 4 人死亡，多人受伤。

我报接到这一线索时，已不
是第一时间。当时包括北京、南
方的一些媒体都在往案发地赶，
有的已先期到达。报社派我带一
名实习生前往采访，并有司机张
师傅驾车一同前去。

下口镇位于平山县西南部太
行 山 区 ，境 内 群 山 纵 横 ，层 峦 叠
嶂。从石家庄通往下口镇的路有
100 多公里是山路，起伏跌宕，拐
弯抹角。车需要开得既稳又快，
着实得有功夫。

好不容易到了下口村，发现
唯一进村的道路拉上了警戒线，
车是不能进了。道路狭窄，路旁
陡 峭 。“ 就 停 这 吧 。”张 师 傅 说 。
我观察了一下，发现警戒线内仍

可以进入，于是推开车门，顺土坎
子跳了下去，径直往远处一片残
墙断壁、瓦砾成堆的地方跑去，那
里疑似就是爆炸现场。车上的实
习生对我突然的动作十分惊愕，
愣在那里不动。“还不跟你老师下
车，他去现场了！”我依稀听见张
师傅说。

如此跳跑，除了是本能的反
应外，我当时还有一个想法：万一
进一步警戒了，那采访就困难了，
必须全力以赴往前赶。

爆炸是由村民私藏炸药引起
的。爆炸的破坏力相当大，有村
民形容“好像地震”“巨响、滚滚
浓烟”。爆炸中心的民居几乎夷
为平地，离爆炸地点相望近百米
的 下 口 镇 中 学 教 室 玻 璃 全 被 震
碎，房顶的瓦全部被掀翻。正在
上课的师生有受伤的，被送往不
同的医院。记者看到的教室满目
疮痍，空空如也。

这些信息，在当时获得很不
容易。勘查现场，走访村民，问这
问那，一点一点筛实。没有一个
权威的知情人，很难获得准确的
信息，比如，伤亡人数，一片慌乱
中，怎么统计？

在尽可能的采访到位后，我
报及时刊发出《平山县下口村发
生爆炸 截至目前 4 人死亡，数十
名学生受伤》的报道，收到积极的
社会反响。报道对正视听、立即
开展对民间私藏炸药的检查以及
完善相关管理制度，发挥了促进
作用。

我 的 家 乡 在 鹿 泉 区 最 南
端的封龙山脚下、龙凤湖的南
面。我出生在六十年代初，在
我的童年别说电扇，就连电也
没有。每当到炎热的夏晚，孩
童们不会去捉迷藏、玩跳绳，
大 多 数 人 家 都 会 早 早 地 来 到
房 顶 上 睡 觉 。 不 过 有 梦 游 和
打滚的孩子，父母绝对不会让
他上房睡觉的，怕从房上摔下
来摔伤，甚至落下终身残疾。

我们兄弟姐妹五个，我是
老大。夜幕降临时，我趁父母
还没收工，先到房顶上，用黍
子 秸 捆 扎 的 笤 帚 把 房 顶 扫 干
净 。 我 们 这 里 的 房 子 都 是 用
煤渣和白灰混合后砸的房顶，
平整光滑，在上面铺上用一种
草茎编制的凉席（草席）。吃
过晚饭，父母就会带着我和弟
弟妹妹上到房顶上乘凉。

我 们 这 里 的 房 子 大 部 分
是房连房，男人们串房聚在一
起，抽着一头粗一头细自卷的
旱 烟 ，讲 着 故 事 、说 着 趣 闻 ，
好 热 闹 ；女 人 们 看 管 着 孩 子
们，不让在房上乱跑，同时手
摇 着 芭 蕉 蒲 扇 给 孩 子 们 扇 风
送 凉 。 我 躺 在 凉 席 上 享 受 着
母 亲 用 扇 子 送 来 的 凉 爽 ，看
着天空中的星星，顺着银河，
寻找着牛郎星、织女星、北斗
星……

仰望星空，它就像一块湛
蓝 无 边 无 际 的 布 上 面 镶 嵌 着
月亮，旁边许多星星都簇拥着
它，众星拱月。星星就像一只
只萤火虫，忽闪忽闪，给深蓝
色的天空增加了生命的灵动，
让寂静的天空更加可爱。

劳累了一天的母亲，扇着
扇 着 就 睡 着 了 。 不 过 我 家 住
在村的西边，不管是西北风还
是 西 南 风 都 会 从 我 家 房 上 掠
过。微风拂面，吹走了睡意。
在这个有月亮的晚上，皎洁的
月光洒在广袤的大地上，伴着
青蛙在溪水边歌唱，给农村炎

夏的夜晚增添了乐趣。
月色中远眺封龙山，远近

不同、形态迥异的山峰层峦叠
嶂 ，山 树 林 岗 各 有 不 同 的 颜
色 ，有 墨 黑 、浓 黑 、浅 黑 、淡
黑 ，还 有 的 泛 着 黑 灰 色 。 月
西 移 ，夜 至 深 ，因 为 好 奇 ，瞌
睡 虫 却 不 来 袭 。 我 眷 恋 着 夜
晚 的 天 空 和 大 地 ，脑 海 里 会
出 现 离 奇 古 怪 许 多 幼 稚 的 想
象 ，或行走在旷野寻找仙境，
或 漂 浮 在 天 空 寻 觅 月 色 浓 光
下传说中奔月嫦娥的故事，缥
缈 的 时 光 中 留 下 孩 童 美 妙 无
尽的向往和遐想。

不过那时蚊子很少，只有
一 种 极 像 苍 蝇 又 比 苍 蝇 小 的
蚊子，没有现在叫“花蚊子”叮
咬 起 人 来 极 残 酷 的 那 种 蚊
子。风雨过后，我的伯父会带
上一根用艾蒿拧的绳子，来到
村北桥头，用火柴点着驱赶蚊
子 。 随 后 村 里 的 老 老 少 少 吃
过 晚 饭 都 会 搬 着 凳 子 来 此 乘
凉。这座桥是文 革 时 期 建 造
的 ，至 今 人 们 还 叫 它 文 革
桥 。 桥 两 边 绿 树 遮 阴 ，桥 下
溪 水 潺 潺 。 别 说 是 夜 晚 ，就
是 炎 热 的 中 午 ，这 里 也 是 避
暑 的 好 去 处 。 人 们 聚 在 一
起，天南地北地吹嘘到半夜，
不 时 惹 得 大 家 捧 腹 大 笑 ，冲
淡 了由炎热之夏带来的令人
烦躁的情绪。

有的人为了快速降温，就
跑到水库（龙凤湖）戏水冲凉，
于 是 那 些 年 周 边 村 的 村 民 在
水 库 中 溺 水 身 亡 的 悲 剧 不 断
发 生 。 大 人 们 怕 孩 子 们 去 水
库戏水出现意外，就哄骗孩子
说：“水库中有水鬼，到年限会
找替身，小孩子去水库玩耍会
被水鬼抓走。”这一招还真灵，
大多数小孩不敢再去戏水了。

弹指一挥间，现在快奔耳
顺之年，时间流逝，童年的岁
月无法挽留，剩下的只有满满
回忆。

（作者单位：石家庄市鹿
泉区公安局）

奔赴事发现场
□ 张树永

盘山属于燕山山脉的余脉，
山势雄伟险峻，层峦秀丽清幽，
近观水石清奇，遥望云海松涛，
号称步步有迷人景色、逢景有典
故传说。

经 过“ 莲 花 池 ”，从“ 入 胜 ”
经“元宝石”便看到大石桥头的
迎客松。据说乾隆皇帝先后 28
次登临盘山，每次都要到大石桥
上休息一会儿。

天成寺的佳景果然美不胜
收，迎石耸立的峰，叫翠屏峰，下
有古塔回应，塔前有一香槐与塔
同龄，两棵高大挺拔的白果树构
成一幅天成画卷。在这里，有乾
隆皇帝的御碑，前碑是 1742 年乾
隆 留 下 的《游 盘 山 记》，上 书 ：

“连太行，拱神京，放碍石，距沧
冥 ，走 蓟 野 ，枕 长 城 ，是 为 盘
山。”具体地描述了盘山的地理
位置。碑文的下半部分，用诸多
笔 墨 描 绘 多 次 游 盘 山 的 盛 况 。

《游盘山记》并非乾隆的御笔，他
的真迹在碑的背面。乾隆九年
（1744 年），他 在 游 盘 山 诗 中 写
道：“虚窗四启晓霞
流 ，人 在 层 岩 最 上
头。诗句偶拈今日
暇 ，风 光 宛 似 昔 年
秋。泉淙涧底琴音
写 ，峰 倚 天 边 画 景
收。”他为盘山的景
色 所 陶 醉 ，感 叹 ：

“早知有盘山，何必
下江南！”

盘山的三盘之
胜，即上盘松胜，蟠
曲翳天。整个山的
景物被苍松翠柏所
覆 盖 ，在 盘 山 最 大

的庙宇——万松寺上。我们看
到在万松寺望海楼的遗址上，有
一棵巨大的松树在壁立千尺的
石崖顶端平行生长出来，好像一
只彩凤翘起了尾巴，又如孔雀开
屏，这就是盘山著名的凤翘松。
乾 隆 在 此 曾 诗 兴 大 发 ，御 笔 题
字：“天下何处无松，盘山松乃天
下松之宗；盘山何处无松，盘龙
松乃盘山松之祖龙。”一语道出
盘山上盘之松胜。

我们开始朝盘山的五峰主
峰挂月峰进发了，山势越来越险
恶，路越来越难走了。有几段路
简直要手脚并用才能勉强爬得
上去。

我们终于胜利地攀上盘山
的 顶 峰 —— 海 拔 864 米 的 挂 月
峰。站在挂月峰北面钟亭旁极
目远眺，忽隐忽现的峰峦，像岛
屿一样，隐现在虚无缥缈的云海
之中。白云来去，时起时伏，似
波涛汹涌澎湃，山风起处，松涛
轰鸣。那真是缕缕浮云横脚下，
山在虚无缥缈间！

（作者单位：廊坊市安次区
人民检察院）

《菜 根 谭》说:“ 花 看 半 开 ，
酒饮微醉，此中大有佳趣。”细
品之，花半开，含苞欲放，最鲜
艳，然而盛极必衰，花开花落，
向果实走去，向成熟迈进，秋天
才更美丽，更真实。宜浓宜淡，
亦 庄 亦 谐 ，硕 果 累 累 ，不 带 俗
气，低下头来感谢大地恩赐。

秋是成熟的标志。《诗经》
中有：“七月亨葵及菽，八月剥
枣 ，十 月 获 稻 。 …… 九 月 筑 场
圃，十月纳禾稼……”在沧州民
谣有：“七月十五枣红圈，八月
十五枣落杆。”红枣满树，就像
珍珠玛瑙坠枝头，鸭梨和苹果

香味溢出果园，在空气中弥漫，
沁人心脾。柿子红了，每棵树
上挂满红彤彤的小灯笼，这是
最美的喜庆。农家院的门前黄
澄澄的玉米棒子锤儿，囤囤相
连就像金色的万里长城。秋天
的日子像辣椒一样红火、南瓜
一样敦厚。蟹肥菊黄，鱼虾满
塘，瓜甜菜青，稻谷飘香，赤橙
黄绿，悦目赏心。“落霞与孤鹜
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天湛
蓝水清凉，让人心旷气爽，采一
束秋菊，留遍地金黄。

秋是收获的季节。谷子压
弯了腰，高粱羞红了脸，向日葵
也低下头朝着东方叩拜太阳，
耕耘下的种子有了收获。粮入

仓，菜入窖，红薯土豆要储藏。
我很喜欢刨红薯的劳作，先把
红薯秧割掉，然后用三齿或大
叉子刨，刨一墩狗头薯乐此不
疲。一垄垄红薯就像起伏的山
峦，沟沟相连。花生在沙土地
里最适宜，用大叉子一掘，用手
一提，土落果就像一窝猴。在
野外烧刚刨的花生，用黑豆黄
豆棵子做燃料，花生毛豆混着
吃 ，很 有 嚼 头 ，是 原 汁 原 味 的
香。个个吃成黑狐狸嘴、像得
道欲仙的样子。

秋是时令的更替。秋天的
季节是美好的，长期以来秋季
为大秋，占一年收成的 70%，是
关乎国计民生的重要时节。人

生何尝不是四季呢？阅尽满园
春色，走过繁花似锦盛夏，经历
草木轮秋，人在成熟老练，不再
在乎名利升迁，不为琐事纠缠，
半隐半退，遇事明辨，半耕半读，
儿孙绕膝，享受含饴弄孙之乐，经
营家国情怀，收拾美丽家园，谈修
养，说家训，论诗书，宠辱不惊，物
我两忘。在深秋中思考，静听雪
花扣门，红梅报春，用足冬天的储
备，读书便是艳阳天。

秋 天 是 清 澈 爽 朗 的 样 子 。
我不喜欢古人的悲秋，“泪眼问
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
秋天来临，天高气爽，天地之间
都特别通透，特别是雨后或傍
晚的霞光，更多彩艳丽，斜阳撒
金，福生万里，收获金秋，钟灵
毓秀，回首秋阳的橘红烂漫，秋
天的日子最厚实，秋天的山河
更壮丽，享受秋凉的滋味，留住

“金”的颜值。
（作者单位：沧县人民检察院）

秋天的样子
□ 田恩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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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年时的夏晚
□ 郄世民

王文生 摄秋天的号角

盘山游
□ 陈汝嘉 流

星
□ 路福

那 天 ，家 住 农 村 老 家 的
哥 哥 打 来 电 话 ，说 村 里 正 在
安 装 天 然 气 ，让 我 回 老 家 一
趟 ，看 看 我 那 老 房 子 在 哪 儿
安装暖气和炉罩。我听到这
消 息 后 高 兴 不 已 ，因 为 村 里
也 将 告 别 用 柴 做 饭 、用 煤 取
暖 的 历 史 ，享 受 到 与 城 市 里
一样的生活。由此突然联想
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烧柴火
拉风箱时代，“呼啦呼啦”的
手 拉 风 箱 声 又 回 响 在 耳 畔 ，
让我深深地陷入对昔日那段
清苦生活的回忆中。

那 个 年 代 ，农 村 家 家 户
户 锅 台 旁 边 都 放 着 一 个 风
箱 ，因 为 它 是 必 不 可 少 的 做
饭工具。风箱其实就像一个
长 方 形 木 箱 子 ，箱 内 有 一 块
活 动 的 夹 板 ，夹 板 中 间 连 着
一 根 拉 杆 ，拉 杆 推 拉 时 夹 板
像 活 塞 一 样 来 回 活 动 ，而 夹
板 四 周 都 绑 着 鸡 毛 ，鸡 毛 勒
得 很 紧 ，这 样 既 密 封 又“ 润
滑 ”。 箱 子 前 后 各 有 一 个 风
盖，风箱的拉杆拉出时，后端
风盖打开，前端风盖封住，空
气 从 远 端 被 吸 进 来 ；当 它 被
推进时，后端风盖封住，前端
风 盖 打 开 ，空 气 则 从 近 端 被
吸进去。在向里和向外的两
个 过 程 中 ，被 压 缩 的 部 分 空
气经过风箱内侧下边的风箱
嘴，输送到灶膛，让火燃烧更
旺。

人们使用风箱一来是做
饭 快 ，二 来 是 为 了 省 柴 火 。
因为那个时候家家柴火不够
烧 。 大 人 们 在 做 饭 时 ，一 手
拉 风 箱 ，一 手 填 柴 火 。 碎 柴
燃 烧 不 快 ，特 别 是 赶 上 风 向

不 顺 、烟 道 不 痛 快 或 下 雨 阴
天，从灶膛口里往外倒烟，烟
熏 火 燎 熟 不 了 饭 ，但 用 风 箱
一吹，火苗子蹿老高，做饭特
别快。

小时候我很喜欢拉风箱
听“呼啦呼啦”的声儿，感觉
挺 好 玩 儿 的 。 一 次 ，母 亲 正
做 饭 时 被 邻 居 喊 去 帮 忙 ，就
让 我 烧 火 。 开 始 拉 风 箱 时 ，
我挺高兴，但一只手拉不动，
就 往 灶 膛 里 填 上 两 把 柴 火
后，坐在地上，脚蹬着风箱，
双 手 使 劲 拉 风 箱 ，“ 呼 啦 呼
啦 ”拉 得 山 响 。 但 只 拉 了 一
会 儿 就 累 了 ，索 性 就 不 用 风
箱 ，只 管 把 灶 台 旁 边 的 柴 草
不 断 地 往 灶 膛 里 填 ，一 会 儿
锅里的水就烧开了。等到母
亲回来，我得意地说：“我把
饭烧熟了。”而母亲拉下脸问
我：“那些柴火都烧没了？”她
很生气地说，“今年柴火不多，
要用风箱，省着点烧，不然冬
天做饭、取暖就难了。”从那以
后，我记住了母亲的话，烧火
拉风箱，柴草省着用。

直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
初 ，农 村 实 行 联 产 承 包 责 任
制 后 ，人 们 才 不 再 愁 没 柴 火
烧 了 ，对 风 箱 也 没 有 那 么 依
赖 了 。 到 后 来 ，铁 片 制 作 的
手摇式“小风葫芦”出现了，
用 起 来 很 省 劲 。 再 后 来 ，人
们 用 上 电 吹 风 机 ，人 工 烧 火
做饭逐渐“脱产”。一直到现
在 家 家 户 户 都 用 上 干 净 、便
捷 的 电 饭 锅 、电 磁 炉 等 灶 具
等。时光荏苒，当年“风光无
限”的风箱已基本被淘汰，用
风箱做饭的时代也已成为历
史，成为遗失的梦，在人们的
记忆中慢慢消失。

风箱声声
□ 袁守成


